
今日滨州

蔼案

颠簸两个小时

雨中寻觅胡同
10日上午10点，记者从滨州市中

心乘车出发，开始寻找“辘轳把胡同”
之旅。天公不作美下起了淅淅沥沥的
小雨，心想着雨天也不错，可以好好
体验一下戴望舒所描绘的雨巷意境
了。

颠簸了近两个小时终于到了纯
化镇，但离胡同所在的东王文村还有
三四里地的路程。小镇上并无出租
车，也许因为下雨的缘故，平时车站
附近跑出租的三轮车也不见了踪影。
还好遇到一位开车路过的村民张先
生，热心地提出捎记者一程。

“东王文村确实有那么一个胡
同，我去过，但只是在外面看的，没进
去走过。听说那里发生过一场很有名
的战役，好像是叫‘王文战役’。具体
是什么我就不清楚了。”张先生一边
开车一边对记者说。

车子开到东王文村村中心十字
路口向南约200米的地方，张先生停
车指着路东的一片红砖房屋说：“这
里就是‘辘轳把胡同’啦!”

并没有看到胡同的存在，但路旁
立着的一块黑色石碑上确实刻着“辘
轳把胡同”五个醒目的大字。根据石
碑上的文字可知，辘轳把胡同已于
2010年4月20日被确立为县级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博兴县人民政府2010年
5月10日将石碑立于此处。

记者在石碑后面的一排沿街房
屋处查看一会儿，虽然每两间房屋处
都有一个胡同，但每一个胡同看起来
都是走不通的，仅十米就又被房屋拦
住，转向别的方向。正担心自己走进
去会不会迷了路时，就看到三个十几
岁大的男孩子淋着雨从远处走来。

“这里从外面看路都是阻死的走
不通，其实里面的路都是通着的，这
一片房子一周有五个进出口，无论从
哪个进去都能走出来。”男孩子争抢
着向记者指明道路，当提到“辘轳把
胡同”名字的来历时，却都摇头不知

了，“村里人都这么叫，我们也不知道
为啥。”“八路军在这打过鬼子，上小
学的时候老师给我们讲过，但忘了是
咋回事了，也许和这个名字有关系
吧。”

年近八旬老人

讲述名称由来
跟随着男孩子们从最南面的一

个胡同入口进入，没走几步眼前就完
全变了一副景象，每一个转角后都是
大片的空宅，丛生的荒草，残破的院
墙……几座零星不倒的土坯房，在细
雨中更显得破败、凄凉。

转了四五个弯后，来到一处看起
了比较完好的土坯房前，男孩子们敲
响了老旧的木质院门。不一会儿，一
位70多岁模样的驼背老大爷打开了
门，热情地邀请我们进屋躲雨。走进
土坯小屋，一位看起来年纪更大一些
的老人正在炉火旁取暖。从男孩子们
口中得知，这位便是房屋的主人79岁
的赵明祥。

赵大爷腿脚行动不便，但精神看
起来还不错。提起胡同名字的来历，
赵大爷顺手拿起身旁的火棍，在地上
画起了示意图，“以前的时候附近这
村子里的路都是弯弯曲曲的，形状像
打水用的辘轳把。别的村子都是单纯
的一条胡同，我们村是像好几条辘轳
把套在一起，所以叫‘辘轳把胡同’。
在外面看路都是走不通的，其实里面
四通八达。”

至于胡同是何时建成，谁规划
的，赵大爷也不清楚。上世纪60年代
的时候胡同里搬出去一批人家，五六
年前规划新村，又搬出去了一批，胡
同就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胡同特殊地形

成就“王文战役”
炉火旁，赵明祥大爷向我们讲述

了，他记忆里发生在辘轳把胡同里的
那场战役。

那是1940年3月3日，当时赵明祥

年仅7岁，正是吃早饭的时候，天气比
较冷，赵明祥窝在被窝里没有起床。

“当时各家的房子旁都竖着个梯子，
可以爬到房顶看远处。一个八路军突
然从梯子上跳下来，喊着让我们赶紧
走，敌人来了。”

赵明祥被抱着和村里的很多
人躲到了村南2里地外的一个土窑
里，一上午听到的都是敌人放炮的
声音。后来听村里人说，当日下午，
八路军火药所剩无几，两排70多人
被2000多日伪军包围在村内。八路
军后来退到了辘轳把胡同，上好刺
刀准备和敌人作作最后的决斗。八路
军利用辘轳把胡同的特殊地形，使
敌人始终徘徊在胡同外不能进入，
最后被迫撤退，这就是有名的“王
文战役”。

村中经历过那场战役的老人都
认为，正是村中辘轳把胡同的特殊的
地形，帮助八路军以少胜多，救了全
村百姓。

“当时村里的房屋毁坏了很
多，但辘轳把胡同的房屋都还没
有受多大的破损，只是土坯被震
落了。很多房屋的墙上都是一排
排的弹孔，只是后来房子都拆了
或 者 坍 塌 了 ，已 经 看 不 到 弹 孔
了。”赵明祥告诉记者，当年为纪
念在战役中牺牲的21名烈士而修
建的纪念亭如今还完好地地立在村
旁，已被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

由于经济原因

胡同尚未修葺
从赵明祥老大爷家出来，已是下

午3点，雨下得更大了。胡同里的道路
都是泥土路，在雨水的冲刷下变得泥
泞不堪、无处下脚，稍稍不不留留神神就就会会滑滑
倒倒。记者心中很大的疑惑：既然是文
物保护单位，为何不进行修葺，任其
破败？

带着疑问，记者来到村支书孙华
英的家中，孙华英告诉记者当年新村
规划时，村民对是否保留辘轳把胡同
有着不同的意见，同意拆的村民认
为，这些街巷太窄，已不符合现在村
民的需要，而且大多房屋都已破败，
有些甚至已经倒塌，如果要保留的
话，就需要一笔不菲的维护费用。该
村是一个纯农业村，并无其他经济来
源，费用的筹措是个问题。

坚持保留“辘轳把”的村民觉得，
不能轻易就拆掉，“辘轳把胡同”具有
独特的建筑风格和悠久的历史，更是

“王文战役”的历史见证，主张保留下
来建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发红色
旅游。经过大半年的讨论，东王文村村
民终于形成共识将老胡同保留下来。

“胡同虽然保留了下来，但是村
子里人都是务农的，没有钱进行修
葺、开发，一年年过去辘轳把胡同就
越来越破败了。”孙华英无奈地告诉
记者。雨天里胡同里的土路泥泞不堪，无处下脚。

王王文文纪纪念念烈烈士士亭亭里里的的烈烈士士碑碑。。

泥土路，土坯房，断壁
残墙……在滨州博兴县纯
化镇东王文村，至今保留
着这样一处旧时的街巷，
因其迷宫般九曲十八弯，
形状类似旧时打水用的辘
轳把，故被称为“辘轳把胡
同”。胡同里从未蕴含过江
南小巷的诗情画意，也没
有过北京老胡同的富丽繁
华，然而就是这处不起眼
的老胡同，却在抗战时期，
帮助八路军战士打了一场
以少胜多的漂亮战役。

▲辘轳把胡同现为县级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碑立在
胡同西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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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败的老胡同
永永永恒恒恒的的的“““辘辘辘轳轳轳把把把”””
文文//片片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杨杨青青

赵赵明明祥祥老老人人家家的的土土坯坯房房是是胡胡同同里里目目前前保保存存比比较较完完整整的的房房子子。。

在村中修建的王文纪
念烈士亭。

夜听窗外雨打芭蕉，
油灯燃尽岁月斑驳。一座
城市像一个人。

是灯红酒绿的张扬
还是独守寂寥的淡然？一
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的性
格，它像一杯醇酒，需要
慢慢品味。无论是生于斯
长于斯的本地人，还是客
居异乡的漂流族，无不在
创造这座城市的时候被
这座城市的气息感染着。

文化是一种力量，也
是一座城市的脊梁。当繁
华褪尽，人们还能在热闹
过后找到精神归属，这是
一座幸运的城市，也是一
座城市的幸运。

本报特推出“文化寻
踪”栏目，深度挖掘和剖
析滨州这座城市的点点
滴滴，将这座城市鲜为人
知的一面翔实而优雅地
展现在您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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